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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学概念的模糊，在谢桃坊看来，
原因跟人们对20世纪国学运动的历史颇
为生疏，因而很难认识国学的性质与意
义有关，“尤其是它成为热潮之后很快被
世俗化和商业化，也将国学研究与国学
基本知识混为一谈，尤其在弘扬国粹时
使国渣泛起，所以我们很有必要重新认
识国学的性质、对象和方法及其学术意
义。”

为此，谢桃坊专门写了一本《国学谈
录》，2020 年 11 月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
版。与其他以通俗方式谈国学的书大都
是对中华传统经典或儒家常识的介绍不
同，谢桃坊阐述国学运动主流的意义，介
绍国学研究的科学考证方法，并分享包
括严复、廖平、刘师培、章太炎、梁启超、
胡适、傅斯年、顾颉刚、郭沫若等国学大
师的治学道路。谢桃坊说，“我希望能帮
助年轻人从更高的学术意义上认识中华
优良的学术传统。”

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
办的《国学研究》于1993年创刊，标志国学
热潮再度在中国兴起。国学的发展受到
学术界的关注，国学研究机构不断出现。

四川省社科院于 2014 年成立国学
院，谢桃坊是国学院成员之一。他建议与
四川省政府文史研究馆合办《国学》集
刊。建议得到支持，不久便以大型纯学术
高级国学研究刊物的面貌面世，每集60
万字，繁体字横排，印刷装帧精美；以四川
省社科院和文史馆学者为主要作者，面向
全国和海外。“我们的目标是将其办成第一
流的国学杂志，以弘扬国学，为我省学术
事业的发展作出切实贡献。《国学》集刊于
2014年创刊，至今已出版五集，在国内外产
生了学术影响。著名的国学家吴光先生认
为这是目前国内最好的国学研究刊物。”

在国学研究之余，谢桃坊还将部分
精力放在了蜀学研究的领域。谢桃坊率
先向有关方面提出，希望创办一个研究
蜀学的大型学术专刊，以切实起到弘扬
蜀学的作用。

2006年由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
馆与西华大学主办的大型学术集刊《蜀
学》创刊，由谢桃坊负责组稿、定稿和编
辑，每年出版一辑。在该刊物上，谢桃坊
先后发表了《蜀学的性质与文化渊源及
其与巴蜀文化的关系》《论蜀学的特征》

《古蜀史料辨伪》《宋元学案蜀学略辨正》
等文，对蜀学的性质、特征、研究对象等
进行了论述。对蜀中学者扬雄、苏轼、杨
慎、李调元、刘咸炘、吴虞、郭沫若都进行
了深入研究。

由于年龄的关系，谢桃坊一般不再
参加馆内活动，但由他负责的与《蜀学》

《国学》的联系工作还将继续下去。同时
他个人的学术探究亦将继续下去。“我们
对学术真知的探索是无止境的，只有一
步一步地去逼近它，学者生命之树常绿
的秘密即在于此。”谢桃坊说。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徐语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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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学专家谢桃坊：
国学不仅仅是传统知识 更是高难度学术

2006年，钻研词学几十年的谢
桃坊，将词学论文集《词学辨》交

付上海古籍出版社后，自酌词学研究可
以暂告一段落，考虑向国学研究转移，试
图探索更广阔的思想天地。

2007年，由中央文史馆举办的首届
国学论坛会议上，谢桃坊参会并提交论
文《论国学》。该文同年在《学术界》发

表，引发瞩目。之后谢桃坊将主要精力
放在国学研究上，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
成果。2011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
版他的《国学论集》，收入了其思考国学
的理论文章26篇。

抗日战争期间，国学运动向西南转
移，四川成为中心。谢桃坊发表了《四川
国学运动述评》《四川国学运动述略》两

篇文章，并出版《四川国学小史》，对这段
历史进行了专门研究。

在研究国学过程中，谢桃坊特别发
现，关于到底什么是国学、国学的定义是
什么，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答案，说法纷
繁杂乱，以致达到令人困惑的地步。于
是，踏入国学研究领域的谢桃坊，费了不
少功夫，专门弄清楚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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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桃坊认为，
当人问起“什么是
国学”时，需要先
区分“国学研究”
与“ 国 学 基 本 知
识”，两者不可等
同。“国学研究”中
的“ 国 学 ”，要 从
1905 年上海国学
保存会主办的《国
粹 学 报》创 刊 说
起，这标志着“国
学运动”兴起。而

“国学基本知识”
则包括当代对中
华传统文化的复
兴，了解儒家经典
学说、学习琴棋书
画等等。

而 谢 桃 坊 所
说“国学”，主要是
从“国学研究”的
范畴对“国学”进
行定义。

在 西 南 师 范
学院上学时，谢桃
坊曾读到德国经
济学史家维尔纳·
桑巴特的经典著
作《现 代 资 本 主
义》。他决定采取
桑巴特“理论的历
史的学术方法”，
去考察 20 世纪初
在中国兴起的国
学运动的理论与
历史。

1905 年 ，《国
粹学报》创刊标志
国学运动的兴起。
其中代表人物包括
王国维、章太炎等
学者。他们提倡国
粹，认为弘扬国学
就是保存国粹。这
一批学者也因此被
称为国学运动中
的“国粹派”。

新文化运动开
始后，国学运动开
始出现了新倾向。
代表人物包括胡
适、顾颉刚、傅斯
年等，被称为“新
倾向派”。主张以
科学方法整理国
故，以纯学术的批
判态度研究中国传
统文化。后来，新
倾向派成为了国学
运动的主流。

翻阅了《国学季刊》
《古史辨》和《历史语言研
究所集刊》上发表的论文
之后，谢桃坊发现，这些
国学论文有一个共同特
点：就是以科学考证方法
研究中国历史与文献存
在的狭小的学术问题，即
基本上是考证性的论文。

经过一系列梳理，谢
桃坊倾向于认可这样理
解国学：“国学是20世纪
初在中国兴起的一门学
科，它是中国学术系统的
一个组成部分。它是一
门很独特的学问，其主流
就是以科学考证方法研
究中国历史与文献存在
的狭小、困难但重要的学
术问题。中国悠久的历
史与丰富的文献里存在
很多学术问题，例如典籍
的真伪、版本的源流、文
本的校勘、文字的考释、
名物的训诂、人物生卒及
事迹、作品本事、历史地
理的变迁、金石碑文的解
释、文化交流的线索、历
史的疑案、宗族的世系等
等疑难而艰深的问题，它
们只有在学者长期而深
入的专业研究中才能被
发现，而且只有搜集大量
可靠的材料，运用多学科
知识，进行综合的研究，
通过传统而又科学的细
密的考证才可能解决，这
就是国学。研究这些问
题必须熟悉中国的四部
书——经、史、子、集，对
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厚的
修养，具有文献学知识。
国学研究具有纯学术的
性质，不具功利性和实用
性，其学术意义在于扫除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谬妄
和迷信，为其他学科提供
事实依据，寻求学术的真
理。”

谢桃坊举例说，中国
传统医学典籍《黄帝内
经》中，“黄帝”是谁？他
是不是写过这么一本《黄
帝内经》？这就需要一番
考据。比如有德国学者
质疑《马可·波罗游记》是
虚构的，甚至马可·波罗
这个人的存在与否，都是
需要考证一番的。马可·
波罗在中国当过官，不可
能没有正式官方文献记

载。后来有历史学者在
一则官方记载短短的文
句中找到几句话，间接证
明了马可·波罗的确存
在，而且的确到过中国。
此外，比如魏晋名士热衷
的寒食散，到底是个什么
东西？这些问题，医学家
是不会专门研究的。它
属于国学考证的范畴。

谢桃坊说，正是一点
点的国学考证，对于恢复
历史真实的面貌，有着非
常重要甚至极其关键的
作用。国学考证可以为
哲学、史学、文学、地理
学、社会学、文献学及自
然 科 学 提 供 事 实 的 依
据。这些事实依据很可
能动摇某学科的基础理
论，可能澄清历史的重大
疑案，可能清除传统文化
观念中诸多的谬误，其力
量是无比坚实而巨大的。

“国学是中国学术的
命脉，如果我们现在回顾
中国各学科的学术成就，
寻求有关中国学问的渊
源，则不难发现20世纪国

学运动新倾向形成之后，
许多狭小学术问题的考
证在中国现代学术发展
中的重大意义，它往往是
传统学术转向现代学术
的起点。”谢桃坊说。

这样的国学定义，有
人或许认为过于狭隘，但
它是建立在事实考察的
基础上的，至少它是对国
学 运 动 主 流 意 义 的 阐
释。虽然有学界友人明
确表示不赞同谢桃坊的
意见，但是却拿不出证据
来反驳。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
国学就是中国所有传统
文化的知识，尤其是儒家
经典。让孩子们背诵《弟
子规》《三字经》《论语》
等。谢桃坊提醒我们，

“这当然不算错。但是需
要强调一点，国学知识并
不等于国学本身。至于
社会上有些人把琴棋书
画也拉入国学范围内，用
商业化的形式来运作，这
就是离国学主流更远的
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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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桃坊青年时期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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